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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川汶川地震时，他正在医院做胃癌切

除手术，立即让我代他捐了五百元。

世德病重期间建工集团老干部处、

老同事、老同学、朋友及亲戚前去看望，

外地校友来信来电问候，在这里我们全家

表示衷心感谢！

怀念贺崇铃同志

编者按：贺崇铃同志 1956 年 9 月考

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57 年秋任半脱产

学生政治辅导员，1958 年 10 月调入清华

大学水利系工作，1961 年大学毕业。历任

清华大学水利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党委委员。1985 年 2 月受清华大学委派支

援建设烟台大学，担任烟台大学党委副书

记、组织部长兼党委办公室主任。1990 年

8 月回清华大学工作，先后任老干部处处

长、校史研究室主任，1995 年退休。2012

年 7 月 12 日，贺崇铃同志在北京辞世，

享年 78 岁。贺老为烟台大学的建立、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是薛妍根据《烟

台大学报》对烟台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其胜

和原人事处处长徐远清的采访整理而成。

贺 老 是 烟 大 党 务 工 作 的 奠 基 人。

1984 年烟台大学建校，北大、清华两校

选派干部、教师来烟援建，贺老便是清华

大学派来的。贺老身兼组织部长、党办主

任、机关党总支书记数职，后升任党委副

书记，可以说学校党务工作的担子大多压

在了贺老身上。学校初建，党的组织、团

的组织、学生组织等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都处于开创时期。贺老认真严谨，步

步推进。他每周召开一次党务工作例会，

安排部署，分析研究，推动党务工作尽快

步入正轨。当时每年寒假，学生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都提前一周开学，由贺老组织

对他们进行培训。他亲自为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班上党课，讲授内容也都自己起草。

新发展的教职工党员的组织谈话，都是他

亲自一个一个谈话。经过几年努力，学校

的组织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比较健全，

这其中的辛苦和所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贺老是知人善任的好伯乐。当时各个

系和学校部处刚刚建立，需要一大批干部。

由于选拔干部制度还不健全，主要靠组织部

门多谈话，多了解情况，以此做出判断，提

出推荐意见。贺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了

解干部情况，通过大量谈话来考察干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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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选拔、培养了一大批能够胜任繁重教学、

管理任务的干部，初步建立了烟大早期的干

部队伍。在干部选拔上，他从党的事业出发，

坚持原则，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无私无偏，

为学校在开创初期各级党政班子的建设做了

大量的第一线的工作，更为以后选拔干部树

立了正气，打好了基础。

贺老是求真务实的实干家。建校初

期，工作千头万绪，贺老总是深入工作第

一线，亲力亲为。学校初创，需要制定许

多规章制度，上传下达的文件也较多。据

党委副书记段其胜回忆，当时他写的很多

东西都是经贺老仔细修改过的。贺老用铅

笔一笔一画仔仔细细地修改，在贺老的办

公桌上，铅笔、刀片是最常见的。贺老用

稿纸都是正面用完用反面，从不浪费。至

今学校档案室还保留着他的一部分底稿，

批注、圈点随处可见，认认真真，字迹有

力，像极了贺老的为人。但档案中贺老的

照片少之又少。党委副书记段其胜说，贺

老为人低调，最不爱照相，只知道埋头干

活，是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贺老是廉洁自律的真表率。贺老要

求特别严格，不止对他人，更是严于律己。

有一次，贺老和徐远清到烟台师院（今鲁东

大学）参观学习，贺老坚持不用公车，硬是

挤着 5 路公交车到了师院。参观学习完已是

中午十一点了，对方要留贺老吃饭，他坚决

不同意，也不让车送。争执一番，最终师院

领导只得派车送贺老两人到 5 路车站点，然

后两人又坐着公交车回到学校，已经快下午

一点了。令徐远清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

贺老有一次去看望老朋友，他不用学校的公

车，而是借了徐远清的自行车。好友相见，

交谈甚欢，回来时天都黑了。坡陡路滑，又

没有路灯，贺老一个不小心，自行车撞到了

树上，手部、肘部都磕破了。

贺老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中午

和师生一起，同在食堂排队买饭。由于工作

任务重，经常开会，贺老去食堂总是去得很

晚。面对着食堂里的剩菜剩饭，他从不挑剔，

有什么就吃什么。贺老最爱吃的就是炸酱

面。爱人王宙老师每次从北京来烟大看望

他，都会提前做好一袋子炸酱带过来。贺

老除了在食堂买饭以外，一般都吃炸酱面。

贺老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在烟大工作的几

年更是劳心劳力，身体更加不好。后来，王

宙老师来到烟大，说了句让人心酸不已的话：

“我来了，他一个星期就能吃上一次肉了。”

1990 年，援建烟台大学的北大、清

华两校干部、教师完成援建任务，回到北

京。贺老回京后便在清华校史馆工作，直

到退休。贺老是唯一没有回过烟大的老领

导。开始是由于时间紧，排不出空余；后

来想回来看看，身体已经不允许了。这也

成了贺老永久的遗憾，更是烟台大学的遗

憾。虽然如此，贺老在北京却是时时刻刻

关心着烟大的发展。虽身体不好，他仍然

坚持参加了好几次在北京召开的两校援建

会，为烟大发展建言献策。寄给贺老的《烟

台大学报》，贺老每期必看，而且反复看。

他惦记着烟台大学的发展情况，惦记着共

过事的老朋友的身体状况，为学校发展之

快而高兴，为学校人才辈出而欢欣。

贺老是低调的人，他临终前嘱咐，

不麻烦任何人，后事一切从简，悄然而去。

我们尊重贺老的决定，感佩贺老的为人，

一篇小文章不足以把我们的感动、感激之

情表达出来，但却是我们最最真情的流露，

愿贺老安息！


